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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一壶平湖老酒
□ 季小英

某年某月某日
□ 韦 蔚

红梅报春 彭正海 作

姓名拾掇

我一直习惯把平湖黄酒称平湖老酒。
因为，在平湖的白酒和黄酒品种里，我对黄酒

总是情有独钟。而且，对平湖黄酒的酒量，有得一
拼，体内好像有一种天生的解酒酶，所以，温一壶平
湖黄酒，便是我此刻的愿望。

曾听上一辈人说，平湖黄酒的历史可追溯至春
秋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黄酒作为中国传统的美
酒，承载了无数的文化记忆和人生情感。而在众多
与黄酒结下不解之缘的人物中，弘一法师李叔同的
故事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几乎与黄酒结下了不
解之缘。祖籍地平湖，是一个黄酒的故乡，他从小
便与黄酒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黄酒更是不可或缺的灵感之源，他的音乐、诗词、绘
画等作品，都曾受到黄酒的启发和影响。

在李叔同的诗词中，有许多作品描绘了黄酒的
魅力。他赞美黄酒的色泽、香气、口感，以及它所蕴
含的文化内涵。在《黄酒歌》中，他写道：“黄酒温热
味甘醇，醉意朦胧忘红尘。一饮千杯不嫌多，人生
如酒梦如云。”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对黄酒的热爱
和赞美。

除了诗词，黄酒在李叔同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
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画作都以黄酒为题材，通过
画笔将黄酒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画作不

仅展示了他的高超绘画技艺，更展现了他对黄酒深
厚的情感和理解。

在李叔同的人生中，黄酒不仅仅是一种美酒，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他曾在艺术圈中结交了许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品酒、谈心、交流
艺术心得。黄酒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和灵感的源
泉。

如今，虽然李叔同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
故事和黄酒的情感纽带依然流传在人们心中。
黄酒见证了李叔同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历程，也承
载了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如李
叔同所写：“人生如酒梦如云”，只要端起这杯黄
酒，便仿佛置身故乡这片热土，那片养育了我们
的土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品味黄酒时，我们不仅
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的酿造工艺和饮酒文化，更可
以感受到历史长河中那些闪光的灵魂和不朽的精
神力量。如今的平湖黄酒，依旧色泽金黄透亮，口
感醇厚，回味悠长，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的韵味，每
一滴黄酒，都凝聚着酿酒师傅的心血与汗水。平湖
黄酒在酿造过程中，选用优质糯米和上好水源，经
过长时间的陈酿，使得黄酒的口感更加醇厚。每当
品尝平湖黄酒时，总是希望在这繁忙的尘世中，找
到一片宁静的天地，让心灵得以沉淀，而平湖黄酒，

恰似那久违的故人，让我在微醺中，品味生活的甘
醇与苦涩。

我常常想起那些曾经陪伴我走过风雨的人。
他们或许已经远去，但对他们的记忆却如同这黄
酒一般，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在微醺之中，我仿
佛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听到了那些温馨的
话语。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离别与重逢，我们总
是在不断的相遇与离别中成长。平湖黄酒，便是
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位挚友，在我失意时，它给我慰
藉；在我得意时，它与我共庆。每当夜幕降临，我
会独自一人坐在窗前，温一壶黄酒，品味着那淡淡
的乡愁，仿佛看到了亲人们围坐在一起品酒畅谈
的画面。

平湖黄酒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
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它让我明白，生活就像这黄
酒一样，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酝酿，才能散发
出迷人的芬芳。

此刻的我坐在窗前，手中捧着一杯平湖黄酒。
窗外的月光洒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
的宁静与平和，在这繁忙的尘世中，我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生活或许充满了坎坷与波
折，但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想、有追求，便能在微醺
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

温一壶平湖黄酒，让生活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冬日的夜晚，我打开一个小视频——
某年某月某日，天地俱白，大雪覆盖的旷野空

无一人。
两个身影划破了静寂。身穿黑色衣裙的丫丫

与一袭白风衣的父亲各骑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
碾过一棵树孤寂的身影，一大一小两辆车直

接冲上堤坝，左转，向着一排大树而去。丫丫逐渐
超越了父亲。两辆车一前一后到了第一棵大树底
下。丫丫回转车头骑行到父亲身边，下车向着父
亲伸出双臂。几乎是同一刻，父亲俯下高大的身
子，紧紧抱住丫丫，旋即放开丫丫转身走下堤坝，
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犹豫，更看不
出半点挣扎。仿佛一切都是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
上演。

湖水一望无垠，岸边泊着一叶小舟。父亲望望
脚下的湖与舟，转身又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岸，抱
起丫丫举过头顶，原地转了一圈之后停下，将怀中
的丫丫搂得更紧。之后，父亲弯下腰，将丫丫放回
到地上，转身，快速走下堤坝，上船，划桨。

丫丫紧跟两步，在堤坝边站住，小小的身子前
倾着。随着父亲和小船渐渐远去，丫丫好像着急
了，开始面向着湖，在堤坝上来来回回地跑。父亲
与船越来越小，直到比丫丫小小的身子还要小，直
到成为一个小黑点，直到湖面白茫茫一片。

丫丫回到停着一大一小两辆自行车的那棵大
树底下。之后，骑车的丫丫也成了一个小黑点……

某年某月某日，一辆自行车向着堤坝顶奋力而
上。

长高一些的丫丫，向着那几棵大树骑行而去。
丫丫在离大树几步之遥时迅速下车，第一棵大

树底下，还停着父亲的自行车。
丫丫将车往地上一扔，转身向湖而立。黑色的

背影仿佛感叹号一般久久立于堤坝。夕阳安静地卧
在远处的湖面上，与纹丝不动的感叹号遥相呼应。

暮色四起，丫丫上车，渐行渐远……
某年某月某日，空中的树枝与地面的茅草都在

狂风中打颤。
丫丫又长大一点儿了。丫丫推着自行车逆风

上坝，后脑勺的马尾辫被狂风吹成了一面流苏飞扬
的旗帜。

丫丫骑车登上坝顶，左转，超越了一位弓背推
车而行的老妇人。

丫丫拼尽全力踩着脚蹬向着那几棵大树而
去。在距离父亲那辆自行车几步之遥时丫丫下车，

握着车把手眺望波涛翻滚的湖面。许久后上车，向
着湖的方面骑行若干米，而后猛然拨转车头往回骑
行。狂风用它那无形巨掌推着丫丫急速前行，与老
妇人再次擦肩而过之后，转瞬不见了踪影……

毫无疑问，在以上三个某年某月某日之间，还
有着无数个彼此关联的某年某月某日。

此后，某年某月某日依旧以某种彼此关联却又
似是而非的光景一次次来临。

某年某月某日，风雨伴着雷声一起作响，穿着
湖蓝色雨衣的丫丫来了，又去了。来时车轮飞转，
归去却寸寸逶迟……

某年某月某日，旷野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防
风林，两排乔木之间是长长的水渠，树影在渠水上
摇曳。丫丫与三个女生并排骑行，一路青春飞扬。
四辆车先后越上堤坝，左转。经过那几棵越发高大
的乔木时，丫丫停车转身向湖眺望。有女生在前方
挥手招呼。丫丫转头看看前方，又回头望着那湖，
水天苍茫，丫丫转身而去……

某年某月某日，丫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手
搂着骑车小伙的腰。车子在防风林中穿越，黄昏开
始低吟浅唱……

某年某月某日，落叶飘飞。丫丫与丈夫一人一
车，车后座各载着一个孩子。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
堤坝上的那棵大树边。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下堤坝
戏水，丫丫独自站在坝上远眺。丫丫纹丝不动，再
一次将自己钉在了堤坝上，如同一枚感叹号……

某年某月某日，天地俱白，大雪覆盖的旷野空
无一人，当年被父女俩的车轮碾过孤寂身影的那棵
树，依旧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只是不知何时落光了
所有的叶子。丫丫的车轮将积雪压得黑白分明，车
辙一路延伸直到堤坝上的大树边，丫丫手握车把，
久久远眺……

某年某月某日，丫丫已垂暮，车子在丫丫胯下
歪歪扭扭地走着……

某年某月某日，丫丫驼着背弯着腰，推着叮当
作响的车子蹒跚于堤坝上。丫丫来到大树底下，停
车转身，望着脚下的台阶。身后车子哐当一声倒
地。丫丫转身扶起车子，一放手，车子又是哐当一
下。丫丫再次将车扶起，转身抬脚准备下湖。身后
又传来哐当声，丫丫回头瞟了一眼倒地的车子，不
再理睬，小心翼翼踩着台阶往下走。

湖，不知何时干了。
丫丫向着湖心走去。
天色向晚。

丫丫穿过茅草，看见一艘小船泊在那里，丫丫
定睛看了看，正是父亲当年划桨而去的那艘。丫丫
绕到倾斜在地的那侧船舷边，丫丫走进小船，丫丫
蜷缩着身子，丫丫躺下了。

丫丫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犹
豫，更没有半点挣扎，像极了当年父亲离去时的一
气呵成。

丫丫醒了。只见晨光撒了一天一地。丫丫双
手一撑站了起来。

丫丫走出小船。
丫丫越走越快。
丫丫开始小跑。
丫丫越跑越快。
丫丫从老态龙钟跑回到青春飞扬。
丫丫突然站住了。
五六米开外，父亲站在那里，身上还是当年的

那件白风衣。
良久，父亲向着丫丫迈出了右腿。
丫丫再次奔跑，在离父亲半步之遥时，丫丫又

停下了脚步。
之后，父亲与丫丫同时向对方伸出了双臂。
再之后，父亲垂下身与丫丫紧紧相拥。
……
看着故事结束时还在屏幕上久久旋转着的车

轮，我想着，那年那月那日，丫丫是何等兴奋地将车
骑到了父亲的前头啊！我无从揣摩出门之前，父亲
是怎样描述这次行旅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丫丫若
是知道了这一别就是一生，她还会如此兴高采烈地
赶在父亲前头向着那几棵大树而去！

如果丫丫知道这一别就是一生，她会阻拦父亲
走下大堤吗？还是不顾一切跟随父亲上船？还是
哭着闹着或是撒着娇不肯出门，让父亲的计划落
空？

只是，没有如果。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如果。
如果从来都只是以一个词语的形式存在着。
如果充其量只是某种虚幻的某种注释。
唯有爱，是真实的存在。
唯有真爱永在那里，不离不弃。
至于我，在父亲离开我 56年之后，我终于看到

了，我永远的父在那日光之上。而我，也一直在他
的船上，在他的怀里。

这一切，不是如果。
这一切，是多么的好啊……

我最初的姓名叫叶春元。
1949年 1月 1日元旦我出生时，我的故乡

浙江省龙泉县城正处于黎明前夜。祖父对我
父母说，叶氏家族孙子孙女辈属于春字辈，在
名字里要有一个“春”字。我元旦出生，巧遇公
历新年两个“元”。1月 1日是一年的元旦，1月
1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是第一个
月的元日，因此父母为我取名为“春元”。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安徽省宿
县第二中学二年级 2班第一次上历史课时，青
春年少的我，就牢牢记住了大个子、红鼻子，且
有政治智慧的张易史老师。他的“失误”引起
了我的关注：他第一次上课，自我介绍在黑板
上书写“张易史”三个粉笔大字，让同学们记住
他的姓名。接着，他照着学生名册连续叫了全
班同学的学号姓名……轮到我时却叫了二次

“36号叶春云”，我站了起来，大喊：“张老师，我
的学号是 36号，但不叫叶春云，名字抄错了，我
叫叶春元。”张老师急忙回道：“知道了，下课后
到我办公室来。”

15 分下课时间长，为了跟同学打乒乓球
玩，竟忘记了去张老师办公室的这件事。后
一个星期历史课前，张老师找我，笑道：冬天
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知道吗？我低头不语，
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当看到我沉默不语，他
又严肃起来对我说：“为了不把你名字看错、
写错、报错，能改为刚才说的那句话中的‘远’
字好吗？你听得懂、愿意吗”？我抬头瞅着老
师的脸问道：“我的名字是我父母起的，能改
吗？”有点动气的张老师又变得很和蔼的样
子，用地道的宿县土语：“老师俺约你不去，我
呀哈，去了一趟你爸爸单位，说了让你改名的
想法，不几天你爸妈都爽快地同意啦！俺下
一步与班主任商定后，再向同学们正式宣布
行不？”

来到某一天历史课堂上，张老师先第一
时间向同学们传达了在名册上的“叶春元”，
改成加上“走”字底的、有新意义的“叶春远”，
为什么？请同学们看着黑板。于是，张老师
拿起彩色粉笔板书多行文字：1949 年元旦出
生的叶春元，今改名叶春远，“春远”出自英国
诗人雪莱《西风颂》，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
叶春远的出生年月日寓意革命即将胜利，将
给生活在黑暗和痛苦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
写毕，他随即拿出我父亲提供的龙泉山城
1949年 5月人民欢庆解放的故事材料，充满激
情地讲了一堂既生动又兴奋的历史文化课！
下课铃声响起，张老师满意地笑着挥手离开，
包括水佑江等几个同学激动起来冲向我，举
拳、敲击、拥抱！

那时起，我的初中、高中、大学、参加工作，
户籍履历表格中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姓名分别
是“1949年1月1日叶春远”，但时至1995年7月
1日，中国启用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显示：叶
春远的出生日期是 1月 3日，不是我提交的 1月
1日。家人提出质疑，既然成事实，那就算了吧，
愿我能在年年元旦的欢乐声中，与全国人民一
齐过生日便心满意足了。

□ 叶春远

□ 刘宗德

美丽河浜

河浜明净小村旁，悄落残红波面香。
浅底鱼翔锦鳞耀，翩翩白鹭歇乌榜。

河珍重返

大泽畅流港汊通，小河流水响叮咚。
河珍欢娱浅塘底，银鲤重回碧水中。

两岸芳菲

树林染绿一川烟，绿树婆娑水里天。
两岸芳菲生气盛，平台亲水笑声连。

方塘秋色

方塘秋色一望收，黛瓦水轮影共投。
芦雪秋蒲影明丽，浮萍芳草水中洲。

清澈河道

小河清澈悠闲淌，柳树石堤护绿绸 。
白鹭殷勤飞往返，菖蒲脉脉净水流。

水下森林

河水涟漪碧色清，森林水底似严城。
苦藻枝叶轻摇动，如听树林悄语声。

守望白獭

走近河边半日蹲，珍稀水里爱浮沉。
许因天热爱游泳，白獭顽皮戏水漘。

天鹅育雏

天鹅游泳在湖间，夫妇背雏神态闲。
黄色精灵藏母羽，探头世界尽新鲜。

平湖美丽河湖


